
 

罪犯的贖罪之路─論《空洞的十字架》中死刑的空洞 

一、 前言 

 在《空洞的十字架》裡，作者透過經歷女兒遇害身亡的夫婦―中原道正和小

夜子，致力於讓殺人犯得到應有的判決的過程中，隨著一個個的故事、不同人的

思想，探討是否該廢除死刑這複雜又難解的問題。讀者跟著中原道正的腳步，對

死刑有了不同層次的感想，尤其是在仁科史也的過錯曝光之時，讀者對於死刑的

肯定也受到了動搖。 

上述小說情節促使我進一步思考，作者透過這種劇情走向想傳達的是什麼？

而每個加害者又用了何種方式贖罪呢？ 

二、 故事情節與讀者心境的改變 

(一) 中原夫婦女兒被殺害─被害者立場 

 

在本書中第一個發生的殺人案件，也是促成所有後續發展的契機。在小夜子

外出的短短兩小時裡獨自留在家中的八歲女兒愛美，被闖入家中的強盜蛭川殘忍

的勒斃。事件最後以被告判處死刑作結，中原夫婦走不出喪女的悲傷而決定離婚。

小夜子在這之後成為了自由撰稿人，致力於反對廢死。 

在這個案件裡，中原道正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也讓讀者以被害者的角度看這

個事件。在此案件中有三個很重要的要素 

１.完全無辜的被害者： 

一名沒有犯下任何過錯的小女孩，只因為幾萬日圓的現金就被殺害，而隨之

而來的是一個美好家庭的破碎。 

２.毫無悔意的兇手 

「他雙手掐住女孩的脖子，她扭動著身體，但不久就不動了。蛭川從玄關逃

走，來到大馬路上，看到一家牛丼店。她走了進去點了一碗，當牛丼送上來時，

他狼吞虎嚥吃了起來，幾乎忘記了前一刻掐死了一名女孩－」1 

３.逃避刑罰的虛假懺悔 

                                                      
1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 年），頁 47。 



 

「被告有悔改之意、有教化可能、不是預謀犯案、有值得同情之處。法官

似乎千方百計為避免做出死刑判決找藉口。 」2 

文本中利用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對加害者不合理的偏袒，使讀者產生「兇手必

須被判死刑」的渴望和急切。 

作者利用這些要素架構了一個會讓讀者替書中主角打抱不平的故事，讓讀者

深深相信死刑的必要性。也因此，大部分的讀者看完這個故事後應該都會支持小

夜子的想法且反對廢死。 

(二) 小夜子遭殺害─善惡模糊的加害者面貌 

 

中原道正的前妻小夜子遭刺殺身亡，兇嫌町村作造自首並宣稱是隨機強盜殺

人。看似與女兒愛美的案件是同樣的套路，其實兇手另有隱情。 

兇手町村作造是一名無業、好賭且棄妻女於不顧的中年男子，完全符合世俗

眼光的惡。然而，他犯案的動機卻是為了袒護女婿仁科史也。小夜子無意間發現

了仁科年少時所犯下的罪行，並要求仁科去自首。町村不惜成為殺人犯也要守護

女兒的幸福，因此他殺害了小夜子，並且為了隱藏女婿的秘密而佯稱是隨機強盜

殺人。 

作者刻意營造了這樣一個複雜的角色和情節，讓讀者了解到「加害者並非絕

對的惡」這個概念。 

殺人這個邪惡且自私的行為，竟然可以是父愛的體現。這個安排讓讀者對善

惡的定義變得模糊，對於死刑的意義也開始產生疑惑。 

殺人是町村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刑罰是他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在閱讀完這個

故事後，死刑在讀者心裡的重要性開始動搖。 

(三) 仁科史也和井口沙織的過去─被害和加害者立場混淆 

 

仁科史也和井口沙織在高中時期是一對情侶，但兩人偷嘗禁果後沙織意外地

懷了孕。害怕面對現實的沙織不斷拖延，向仁科坦誠時已錯過了適合墮胎的時機。

兩人決定瞞著周遭的人把孩子生下，並在悶死孩子後將他埋在青木原樹海。 

這個案件最大的特點就是兩人複雜的立場。他們身兼被害者家屬和加害者的

身分，遺族的悲傷和加害者的罪惡感互相拉扯，讓他們很難走出這個案件的陰霾。 

                                                      
2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 年），頁 44。 



 

縱使是無辜的小生命，他們的孩子卻可能會毀了他們的一生。在這個案件裡，

讀者得以了解加害者的痛苦和為難，也更加無法斷言死刑是有意義的懲罰。 

在這個案件裡，兩人所懷揣的巨大的罪惡感是與前兩個案件最不同的地方。

也因為這份罪惡感，作者利用這份罪惡感帶給他們的影響、以及他們為了贖罪所

付出的行動，讓讀者看到了死刑以外的償還方式。 

三、 加害者的贖罪 

（一）最低程度的贖罪─蛭川和男 

蛭川是三個案件裡唯一已經被處以死刑的被告，而死刑也是他唯一的贖罪，

但很明顯地，中原跟夜子並沒有得到救贖。 

在這個案件裡，死刑扮演著很矛盾的角色。矛盾的地方在於，即使死刑執行

了，中原夫婦也沒有得到救贖，因為蛭川並沒有真正的反省。他沒有意識到他的

行為帶給中原一家人多大的傷害，也並未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為，這是死刑的空洞

無力。 

但是在愛美的案件之前，其實蛭川就已經因強盜殺人案被判處無期徒刑。要

是當初蛭川就被判處死刑，他就沒辦法在假釋期間再度犯案。 

「只要殺人就判處死刑－－這麼做的最大好處，就是這個凶手再也無法殺

其他人。」3 

「俗話常說，「殺人償命」，但對遺族來說兇手的死根本不是「償還」，

只是走出傷痛這條漫漫長路上的某一站。而已即使過了那一站，也不知道

自己該克服什麼、走向哪裡，才能夠得到幸福。但如果連這種為數不多的

歇腳站也被奪走，遺族到底該怎麼辦？」4 

  上述兩段引文皆為小夜子在投入反對廢死的運動後所發表的言論。可以看出

死刑並不足以帶給遺族救贖，而只是走出傷痛的某一站。但是若蛭川當初就被判

處死刑，愛美這起命案也就不會發生。這證明了死刑僅僅是在面對蛭川這種沒有

道德良知且不知悔改的人時，所設下的最低程度的贖罪。 

（二）犯罪即贖罪─町村作造 

「在花惠的記憶裡，從來不記得的父親曾認真工作。他不是躺著看電視，

就是去打小鋼珠，或是去喝酒。他不去工作賺錢，還整天玩女人。母親之

                                                      
3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 年），頁 149。 
4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 年），頁 133。 



 

所以沒有提出離婚，是因為擔心別人會用有色眼光看待在單親家庭成長的

女兒。」5 

在文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町村是個從未負起家庭責任的男人，而且與女兒

花惠的關係交惡。然而殺害小夜子的行為，諷刺的就是他給花惠最初也是最後的

父愛，也是他對於未盡家庭責任的贖罪。 

在這樣的一個案件裡，死刑的意義並不大，甚至死刑已是加害者所考慮並接

受的結果。而這也呼應了小夜子採訪蛭川的辯護律師─平井律師時，他所說的話： 

「我質疑死刑，是因為我認為死刑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假設有兩起完全不

同的案件，遺族也不一樣，結論卻一樣，都是簡單的一句死刑。我認為不

同的事件，應該有各種不同的、更符合每起案件的結局。」6 

（三）消極的贖罪─井口沙織 

「她發現自己只配吃偷來的食物，為此進了兩次監獄，但並不覺得自己會

改邪歸正。」
7 

井口沙織在殺害自己的孩子後，染上了偷竊癮，並因此多次入獄，也因為如

此與對竊癮產生興趣而決定採訪患者的小夜子有了接觸。面對同樣體會過喪子之

痛的小夜子，井口透漏了自己的過去，也因此有了第二個事件。 

不同於一般的透竊癖是對偷竊行為成癮，她的情況是藉由偷竊來自虐。從這

段文本內容可看出井口藉由貶低和糟蹋自己，讓罪惡感得到舒緩，卻也因此成癮，

讓自己陷入困境。 

雖然是跟仁科一起犯下的罪，但相較身為男性的仁科，她有著更切實地因懷

孕和生產而產生的生理變化，使得罪惡感更強烈的吞噬著她： 

「她把紅色智慧型手機丟在床上，毛毯是紅色，枕頭也是紅色｡電磁爐上

的紅色水壺開始冒著熱氣，井口沙織關了火，將熱水倒進放了紅茶茶包的

紅色馬克杯。」8 

同時，處於較不利社會地位的井口沙織，例如女性和單親家庭等等身分，使

得她只能走向這種自我墮落的贖罪之路。 

（四）彌補空洞的贖罪─仁科史也 

                                                      
5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 年），頁 111。 
6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 年），頁 135。 
7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 年），頁 120。 
8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 年），頁 235。 



 

「我從來沒有忘記那件事，隨時都在腦袋中，整天在思考如何才能彌補。

之所以會進入小兒科，就是希望能夠多拯救一個即將消失的小生命。」9 

懷著和井口同樣的罪惡感，兩人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不同於井口的自

我墮落，仁科選擇精進自己並以實際的付出來贖罪。本就處於有利社會地位的他

活用了自己的優勢，實際地作出了彌補。 

他甚至拯救了遭受結婚詐欺，被男人騙光錢還懷了孕而走投無路，準備在青

木原裡自殺的花惠。他的幫助對當時的花惠來說絕對稱得上是奇蹟。 

縱使他沒有接受法律制裁，他為了贖罪所付出的行動已給周遭帶來了巨大的

改變和影響： 

「他不辭辛勞的拯救一個又一個的小生命，即使這樣，仍然說他沒有付出

任何代價，沒有做任何彌補嗎？有多少被關進監獄的人根本沒有反省，這

種人背負的十字架或許很空洞，但我先生背負的十字架絕對不一樣。那是

很沉重、很沉重，如山一般的十字架。」10 

就像花惠說的，相較於被動地接受刑罰的人，仁科所背負的是如山一般沉重

的十字架。他沒有接受法律制裁，卻有更多人因為他得到救贖。如果生命能夠量

化，那他所做的彌補早已超過他所犯下的罪。 

四、 結論 

贖罪在字典上的解釋是「以金錢、物質或實際行動來抵銷自己所犯下的過

錯。」 

蛭川和男直到最後都不知悔改，他不重視自己的他人性命的價值，即使判處

死刑他也不痛不癢。即使死刑奪走了這種人的生命，也不足以彌補他的罪。 

町村作造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殺人，即便他是為了守護自己的女兒和報

答女婿，仍無法否認他的行為非常的自私。死刑就像一個強加的休止符，將這起

案件粗暴的結束，卻並未讓遺族的悲傷得到彌補。 

井口沙織沉浸在罪惡感裡與其共生，甚至對罪惡感產生了依賴。即便她確實

為自己的錯誤反省且後悔，卻未付出實際行動彌補。 

仁科史也將罪惡感化為實際行動，對周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即使仁科都還

未原諒自己，身邊卻有著像花惠這樣支持著他的人存在。加害者真心悔過且為了

彌補而做出實際行動，這種發自內心的反省是空洞的法律所做不到的。 

                                                      
9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 年），頁 282。 
10 東野圭吾，譯者王蘊潔，《空洞的十字架》（台北：春天出版國際，2014 年），頁 299。 



 

而這也呼應了本書封面巧妙的設計：一個挖空的十字架裡頭，是仁科和井口

埋下嬰孩的青木原樹海。象徵著兩人的罪惡感，也是填補死刑這空洞十字架的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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